【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李景恒教授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李嘉玲  田丹丹
一、采访时间

    2015年4月26日

二、采访地点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办公室
三、人物简介

李景恒，男，广东台山市人，1954年6月出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中医眼科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在医疗第一线从事临床工作30多年，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及精湛的医疗技术，多年来在指导研究生、及教学活动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带出来的学生在基础知识、临床诊治及眼科手术等方面均有较高的造诣。曾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老年性黄斑变性病因病机及辩证分型治疗的研究》及卫生部重点项目《中西医结合防治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临床与试验研究》等课题的研究，对眼部特别是眼底新生血管形成的机制及中医药对眼部新生血管防治等有较深入的研究，发表有关论文10余篇，有关成果曾获省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及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四、采访记录                                      
记：李教授，您好，我们是广中医口述校史活动的小记者，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抽空来接受我们的采访，为了保证采访稿撰写的质量，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会拍照和录音，教授，您觉得可以吗？

述：可以，没问题。

记：您是什么时候从学校毕业的呢？毕业后大概在医院工作了多少年？

述：我是77级的，但是是在78年3月份春季入学，因为当时是全国第一次恢复高考。82年我去了湛江的广东医学院，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后，考了本校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开始到广中医附属第一医院工作到现在。

记：你们刚入学的时候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呢？

述：刚刚入学的时候看到的学校没有现在这么繁华。学校门口就是一条通往机场的路，这条机场路又窄又小，路的两边都是菜地。不过那时候学校的布局和现在是差不多的。当时学校门口没有现在这个“广州中医药大学”的牌匾。从校门口进去是弯弯曲曲的小路，左边是教学大楼，现在你看到的教学大楼已经被改建过了，综合教学楼也是由原来的实验楼改建而来的。以前学校中间是一个大草坪，右边是图书馆。运动场只有现在的一半，有一半还是种菜的农田，一圈只有300米，是后来征了地才有了完整的运动场。要是看比赛也只能在场地中间，不像现在这样有观众席。但当时有煤渣跑道都已经算是挺不错的了。

记：你们刚刚入学的时候觉得食宿条件怎么样？

述：住宿条件是可以的，现在宿舍楼的布局也跟以前差不多。那个时候的饭堂，就是在现在废弃的礼堂旁边，距离上课的地方也不太远。我们以前是用饭票的，但是学校里生活有补助的就可以领取饭票，没有生活补助的就要根据自己生活条件买饭票，一个星期大概就是几块钱，一顿也就是几毛钱，菜钱是一毛多，饭钱几分钱，一块钱之内就可以搞定吃饭了。但伙食条件是比较艰苦的，很少肉吃，打饭的阿姨打点肉手还要一直抖，到你盘里只剩下几块。学生也是有肉的配给的。过了两三年国家才把这个票制给全部取消了。以前还要用粮票，吃饭还要从你的生源所在地迁粮票过来。但是当时一点也没觉得辛苦。确实也是少年不知愁，没有你们现在那么多忧愁。还记得毕业的时候，饭堂给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毕业餐。那一顿真的是特别的丰富。以前经常有一个月里的几天是有免费餐的，而且是加菜加饭。因为以前的饭堂是不能有盈利的，每个月运营下来如果有余钱，这个钱就要用于加菜给学生。在加菜那天猪肉大块鸡肉也大块，大家都挺高兴的。

记：当时有没有像现在一样，有一块有很多草药的地方？

述：有，现在这个药圃从以前就一直存在，它的样子、大小、里面的建筑规格和我来的时候差不多，可以说它几十年都没什么变化，只是弄得更规整了些，所以我们学校以前对药圃也是挺重视的。这在广州地区来说也是一个比较规范的药圃了，其它地方还没有这么规范的，里面基本上每一样药都有。以前人们是很喜欢用草药的，中医药的学生肯定要会用草药，甚至要自己去农村采草药。所以那里面的植物标本是很丰富的。我们以前下课也会经常到药圃里面转一转，认一认草药。

记：你们那时候就有军训了吗？军训内容是什么？跟现在的军训模式有差别吗？

述：有，我们大概军训了两个星期，跟现在的军训也差不多。我们当时有队列、丢手榴弹、射击。我们搞对列，还要练习瞄准和打枪，当时的靶子在植物园对面的军区射击场，每个人都可以打几发真子弹。我们有时候也会跑到没有人的山里面扔特制的纸手榴弹。我们那时候觉得军训特别有意思，一点都不辛苦。

记：您为什么会选择学习中医呢？

述：首先，那个时候大多数人们都认可中医，毛主席也比较提倡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所以中医是一个挺热门的学科。其次，我家里人也有从医的，认为中医还不错，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中医学院。

记：你们是中医学专业吗？可以说一下当时班上的情况吗？

述：我们是医疗专业。那时只有两个专业，一个是中药专业，一个是医疗专业，那时候一个年级大概有两百二十个人左右，我们这个专业就分成了77级1班和2班，每个班大概一百人。因为文革的关系，那十年里的考生都挤在一堆，只要是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参加高考，所以当时同学年龄的构成就差别很大，我是属于中间部分的，最小的只有16岁，最大的有32岁了。

记：当时用的教材是怎样的？

述：因为中医学院一直都没有停办，所以教材没有停用过。我们第一年的教材是以前工农兵使用的。一年以后那些新的教材才陆陆续续地印出来赶着给我们。所谓的工农兵学员就是被组织挑出来学习的人。以前学年都是三年制的，后来文官就把他们叫做工农兵学员，我们叫做本科。他们也有教材，并且有很多是学生自己编的。我记得以前学生编的中药学的教材里有很多广东地区常用的中草药，它可以作为赤脚医生自学的一本教材。入学一年后我们才有了正规的中药学教材。

记：那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老师？

述：当时有很多名师讲课都很生动，比如脾胃教研室的王建华教授，还有邓铁涛、罗元恺 ,他们都是现在老一辈的教授，都给我们讲过课。因为那时77级是正式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学生，所以学校也配备了所有出名的老教授。所有你能够查出来的老教授几乎都给我们讲过课。

记：那当时的师生关系是怎样的呢？

述：因为当时才刚刚结束文革，所以才开始显示出老师的价值，才开始尊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都爆发了出来。他们对于教书育人的热情非常高，跟学生的关系当然也就很融洽。也因为老师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同学们经常都可以找到老师，把老师围住问问题。

记：当时学校有图书馆吗？可以简单谈一下课后学习的情况吗？

述：有，以前图书馆里的书籍还是比较齐全的，基本上那个时代的图书都有。当时77、78级 的同学都非常积极，学习也很刻苦，老师都认为那个时候的学生是最勤奋的。主要是因为这两届学生生活经历比较丰富，对社会的认识比较透彻，所以他们读书的目的性很明确。因为我们的教室是固定的，教学楼一层就有两个阶梯课室，一共有四层，一层楼里有两个大班，就是一个年级了。每天下午阶梯教室都坐满了人，要找个位置都找不到，图书馆的座位也比较少，很快就没有位置了。所以也有学生在宿舍学习，因为没有现在这么多教室。在校园那个空地上，每天晚上都有人在那里背书，即使是去散步的人口中也都念念有词地在背书。整个学校学习的氛围非常浓厚。

记：那你们刚进学校的时候有实验室吗？

述：生化生理解剖这些都有实验室，基本的教学设备都还是有的，可以在里面做实验标本，你想要做什么实验基本上都可以。比如说蛙心的兴奋传导顺序、反射弧分析等等。当然没有现在这么高级，全部都电脑化了，但你还是能够理解实验。

记：那你们当时有解剖人体吗？

述：有的。有局部解剖，也有大体的解剖。局部的解剖比如像手的解剖，心的解剖，肾的解剖，肝的解剖等。你要看老师操作，也要自己动手。解剖室是开放的，任何时候都欢迎你去，但我比较少利用课余时间去解剖室跟尸体打交道。如果你下课后对某个部位感兴趣，可以在课余时间到解剖室摸尸体，课后自己补充相关知识。有些同学也会晚上去解剖室研究，会有老师在那里值班，有同学来了就会开放解剖室给你做。

记：您有看过学校现在的实验室吗？

述：有，现在的实验室仪器设备都进步了很多，一台都要一百几十万，相比之下以前的实验设备是很简陋的，但是作为教学来说它能讲明问题，就已经可以了。

记：那你们当时有觉得做实验辛苦吗？

述：不辛苦，当时我们都觉得很有意思。每一堂课都是新鲜的，我们学得有积极性，它做起来就不会辛苦。人学东西就是这样，只要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就自然学得很仔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辛苦，反而希望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时间去学，那个时候的学生都比较主动积极。现在轮到我教学生，就发现现在的学生普遍比较懒散。

记：我们都知道确实有这样的现象。

述：我觉得可能是你们上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用劲太多了。所以我认为在高中应以提高你们的兴趣，拓宽你们的基础为主。如果一下子在把太多的精力都投入到了高考上，那到后面就会有所松散。而且大学的课程要求自觉，它不像高中那样逼着你往前走。以前大学办学的宗旨就是开放性的，你可以学也可以不学，没人强迫你学，你觉得有兴趣就学，你觉得你想学什么知识你就可以去跟老师接触多一些，你认为哪个方向比较感兴趣，你就投入比较多的精力。现在可能因为大家都不怎么学了，才管得越来越紧，用各种形式的东西来框住学生，这就存在一种制度上的问题。总的来说也可能是教育的误差。整个大环境都很浮躁，也没那么重视教育问题。以前能上大学就是天之骄子。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就几百号人挤了上来，所以那时候的大学生很少。一个家庭里要是有考上大学的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现在大家都上大学就没什么稀奇了。

记：老师您现在是怎样给学生上课的呢？以前的老师是怎样授课的呢？

述：现在教学的方法，教学的手段，非常多元化。我一般都是用PPT教学。我们以前还没有电脑和投影仪，老师就是结合课室里面的挂图来讲课。从讲课的效果来说应该是比以前更容易接受了。因为图文并茂，内容也更丰富了。倒是学生主动学习的精神比较淡了。

记：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大学生的生活比较多姿多彩了，他们课后还有很多其它的活动。

述：可能你们在课后就多姿多彩了，但是在学业上普遍就不太重视。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从我经历的来说，我们以前读研究生，每一届也就十几二十个人，研究生也是很少的。以前我们考临床研究生必须有两年临床实践才可以考，到我们这一届刚好就可以考临床研究生。所以我们这一届扩大到四十多人。当时研究生毕业之后基本上都是留在学校。那个时候的学习各方面都比较自觉。在人数少的情况下，作为学生自己也会比较珍惜学习的机会。但是现在大学生多了以后反而就没有那么重视了。

记：在大学期间有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述：整体来说大学就是一个很忙碌很充实的过程。也说不上有印象深刻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课后经常有玩球类远动。我当时还是校队的排球运动员，要到处去各个大学比赛。记得去和体育学院比赛时，他们的扣球很厉害，就像炮弹一样让人接都不敢接。所以我们就抗议了，怎么可以让专业的和我们打呢。其它学校实力就比较均匀。我还是比较感慨，那个时候的学生真的很勤奋刻苦，生活都过得很充实。虽然就这么平淡无奇地过了，可是很多事都记忆很深。我觉得大学是非常宝贵的一段时光，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是真正走出家门后看到的世界。我们即使学习完了以后去见习、实习都很认真，毕竟我们是要当医生的，我们的基础知识也比较扎实。因为文革断了十年，所以以前经过本科教育的医生很少，下面很需要医生。我们实习的时候去到了阳江。当时的阳江中医院哪有现在这样现代化，都是几层楼，几间破房子，就是医院了。老师带你一两次之后，你就要自己动手。那些医生都认为我们很能干，也对我们很好，跟我们打成一片。

记：可以说一下毕业后考研的情况吗？

述：我毕业的时候被分配到了广东医学院，以前叫作湛江医学院，去到了中医科。然后我再考研究生考到了本校的眼科专业。考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确定眼科方向和导师了。我的导师是李儒珍和关国华。当时这两个老师还没有硕士授予权，所以我的硕士学位还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授予的，他参加了我的答辩后认为可以，就授予了硕士学位。我们医院是内科、骨科、妇科这几个大科有硕士点，眼科在我毕业以后才有了硕士点。我是眼科第一届毕业的研究生。

记：当时有跟导师研究过有特色的课题吗？

述：有，我们自己先去翻阅相关的文章。那个时候老师刚开始带我们上课，大家对科研都不了解。上了半年的文化课后就要开始筹备研究课题。当时我看了很多外文资料，关注了当前的研究热点，发现老年性黄斑病是一个热点问题，于是就跟老师商量做一个相关的研究调查。当时这个病在国内没什么人研究，只是在国外刚刚开始引起重视，所以我们就搞了一个流行病学调查。整个科室都很支持我们，所以我们才得以调查到很多不同的样本，比如说炼钢厂的工人，养老院的老人。做了一年后，我们收集了一千多例，就开始统计了。老年性黄斑流行病学调查，是我们最先发表的。就是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再在此基础上向广州市的国家自然基金进行申报，才被选中了。.

记：为什么您的研究课题能够这么成功？能简单谈一谈吗？

述：流行病学调查是和DME最为密切的，当时有个叫赖世隆的教授专门科研设计评估DME，我就把我的论文交给他修改。他当时也挺欣赏这篇文章，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对我们如何设计课题研究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也请教了统计学的老师该如何统计，所以在科研开始做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好了很多方面的解决方案，执行起来就比较顺利，偏离度也减少了很多。当然也离不开同事的支持和被调查者的积极配合，大家都很热情地参与到调查中去。

记：以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猜疑，而现在的医患关系比较紧张，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述：以前的医患关系是很融洽的，坏就坏在提成制度的出现。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开始改革，改革的时候深圳有家医院通过给医生提成的方式，业务量突飞猛进，然后全国开始慢慢向这个方向转变，因为有提成，医生的积极性确实提高了。但是医生也是人，他们如果是要追逐经济利益的话，这个制度就会出现很多弊端。我们当时很不满意这个制度，因为我们受老一套思想的影响，当医生我就好好当医生，我不管钱的问题，有病人我就好好治。所以那个时候医患关系没那么紧张。现在这个制度的弊端才慢慢暴露出来。“医院离不开病人”是当时提出来的口号，这就是一个商业性的口号。因为通过病人多，营业才有利润，医院才能发展。这种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提高营业额的方式，其实就是一个根本的错误。医疗这一点要搞好，这是制度上的问题。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是病人需要医生，而不是医生需要病人，我们当医生的不需要病人供养我们。这个概念之前完全搞混了。不是人之初性本善，而是人之初性本恶，每一个人追逐利益的冲动，永远都是存在的。所以这样就会出现很多的害群之马，把整个医疗队伍的形象给破坏了。现在的医疗制度病人不满意，医生不满意，药厂不满意，导致了恶性循环的局面，所以医患关系只是一个小小的反映，它根本不是整个局面，只是大海里的一撮浪花。现在的医保只有兼顾了各个方面的利益，才会令大家满意，才算是好的制度。

记：我想问一下是什么支持您一直从事这份有关于中医的事业呢？

述：没有什么很多东西支持，就是一个人对社会的认知。也没有说什么精神力量，人处在社会，总会希望自己生活得更好，总想自己能够干一番事业，总想自己可以学到真正的本领。这些都是非常朴素的东西，没有很高的口号说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但是对于珍惜这种学习机会的学生来说，他们就会自觉地去学习和吸收知识。

记：李教授，虽然我们不是专业学习中医的，也比较喜欢中医的文化，您从医这么多年，有些什么建议给现在的医学生吗？毕业后要当好医生要具备什么最基本的素质？

述：我觉得做医生最基本的是要有帮助人的愿望。有一定的技术，对基本知识掌握的很全面，这是其次的。只要你有一颗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心，你就能成为一个好医生，这是贯彻始终的。如果你天生就有热心服务于民的愿望，那你就会细致观察病情，体会病人的痛苦，容易产生钻研、深究这些东西的兴趣，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好医生。有这个学习的动力，你即使再笨，也可以从勤奋上弥补。对于医生来说，学生时代是非常重要的，我所有内科、妇科的知识，都是在学生时代学习的，只有眼科是以后深造的。要珍惜自己在校的时间。当你出去以后，就没机会见识其他科了。很多学生就是在浪费青春，完全没有动力去学习，而你现在所学的知识很可能就是你一辈子受用的。现在很多实习生写个报告单，简直就是乱写一通，也根本没有了解到眼科的知识，明明是结膜又写成眼膜，根本不知道眼科、内科和全身疾病的联系。这样的医生就有短板，一桶水能装多少，取决于那块短板。像这样的学生毕业以后，对于青光眼和内科分不清楚，到时候就会导致误诊，可能会耽误病情，甚至导致病人失明。人命关天，这种医生出来就是不及格。我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在校的学习时间，这个时候老师还能帮助你改正错误，你还有改善的机会。希望大家都能努力。
附注：照片3幅见以下诸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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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李景恒教授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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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采访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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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李景恒教授（中）与学生记者田丹丹（左）、李嘉玲（右）合影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5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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